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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回  痛时艰远游异国  逢石隐窃录奇书 

据闻中国有一高隐之士，前曾遍游各国，学间优美，世情练

达，因其性静心灵，竟能前知未来之事。所著《惨祸预言》，二十

余卷，皆于十数年前著之，而其后无不句句应验。此书乃其数十

部中之一部也。

数年前，有一中国童子，由日本一女士处得来此书，却是日

文。前月入于译者之手，只因言言沉痛，语语刺心，译者于执笔

直述之时，不知赔了多少眼泪，故又名为《赔泪灵》。

看官，你道书中所载何事？却是详叙中国光绪甲辰年以后，

万民遭劫，全国为墟，积骸成山，流血成河的惨祸，真是刿目悚

心。其中也有一二处，看去略可宽心开颜，但恨全书中不能皆是

如此，真无可如何也。

却说中国江苏省地方，有一秀士，姓黄名烈，字仲谟。娶妻

吴氏，生子名勃，乳名叫光华。当时黄烈住在省中苍门外马路左

侧，因儿子光华年已十四岁，读书倒也聪明，恐为塾师所误，所

以留在家中自教。哪知这孩于，自少便是奇怪。虽在父母前不敢

有不孝不顾之事，却是自尊自大，目空今古，专好搞出书中古人

言语，恣意批驳。常说道：“孔子删削诗书，孟子又不信孔子所定

的书经中之武成一篇，可见人全靠自己的心思脑力。若孔子思前

古圣贤所著，定是不错；盂子又想孔子所定，必是可信，吾知其

必不能成圣也。”又云：“人在世界上，若只是吃饭、穿衣、娶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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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子，那与禽兽、虫蚊有何大异？若是专想到做官发财，不恩做

些留名后世之事，那人品越发低下了。况且近日闻得世界上有许

多强大之国，都要吞灭我们中国，若不趁早预备抵挡，却只满心

私欲，专打算一身一家之计，及到那祸已临头，父母被杀，妻女

被淫，财产遭劫，身躯受戮之时，方悔从前不肯出心力，舍钱财，

与大众同心同德，将自己地土保住，也是晚了。只可恨我国的同

胞，不知此理。咳！我中国后来的惨祸，恐怕有被外人和土匪，

杀得血肉糜烂的日子了。”想到此处，心中着实郁闷，因便信步踱

出书房，到他双亲住的房中说道：“儿今日身中觉得有些不快，愿

双亲许我到外逛逛。不知双亲准否？”那仲谟有些难色。吴氏因

对他道：“儿子尽日用功，也该放他出去散散心，不然倒把他闷出

病来，便不好了。”便道：“你出去罢，只须早些回来，不要跑乏

了。”

那黄勃走出门庭，一直来到西门外焕霄桥上。刚刚走到桥边，

便见有三个乞儿在地上叩头，口呼：“好少爷，发心布施罢。”黄

勃见此，不觉止住步呆看。撇眼忽见来了两个洋人，飘飘忽忽，

大踏脚步闯了过来。那乞儿便狠命地喊道：“吓！洋先生！吓！洋

先生！救命呵！救命呵！”那黄勃不禁心如针刺，暗暗地想道：“咳！

吾国人的无耻，真是世界上第一的了。就是饿到将死，只好向本

国同胞求乞些。那外人的钱文，就真是救得活命，也该争着志气，

宁死不肯受那他国人的恩惠，如何便无志气到如此！一面想，一

面随那洋人背后走去，看他如何。

不一时，到了一个巷内。那巷内有个小儿，便哇的一声，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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哭起来，口中只乱嚷道：“洋鬼子吓！洋鬼子吓！”登时他的母亲

早已搂住道：“好孩子别怕，有娘呢！”那孩子只狠命地惊吓啼叫。

他那母亲便吓他道：“你若不快止住哭，我唤那洋先生来呢！”那

孩子两手一缩，惊得不敢作声，面如土色。此时那洋人似有急事，

却不在意，已大踏步地去远了。独有黄勃不觉气得发怔，止住脚

步，不能复支，便向那妇人啐道：“好好的儿子吓死了，洋人有何

可怕？我国人比他们多着呢！”说着，便手抚孩子道：“好兄弟，

别怕，我打洋人给你看呢！”一面说，一面伸出拳，向前跑去。不

一会便回来道：“那洋人因为吓着你，又被我打了一顿，他怕了，

赶紧逃去了。”说着，又将衣袋内银表取出，便指那面上刻的洋人

给那孩子看道：“此中有个洋人，我把他杀给你看。”说着，把表

面拆下，掷在地上，将足向那画洋人处，狠狠地蹴踏了几下。那

孩子见得好玩，便笑了一声。那黄勃便也笑了道：“他是要抢我国

的地方，我故杀他。以后真见洋人，都是如此。若是他无害我中

国之人，我们却好与他客客气气，也不犯着凶暴起宗，便去打杀

他，只是怕他的心万不可有。这洋人是最奇僻的，你若愈怕他，

他愈杀你；你若不肯服他，他倒看你是好人，倒不害你的。好兄

弟，你从今千万别怕洋人，我们和他们一样呢。”

后又说了好些话，又叮咛了妇人以后不可如此，方才回来。

之后，心中委实难过，想道：“我国人，从前太自大，人人俱欲仇

洋排外；庚子而后，特变为畏外媚外的了。就如方才的情形，那

外人之威，几乎不曾吓杀那小儿。从前听说我国有个张辽，能止

小儿的夜啼。如今外国人，竟是随便哪一个，都比张辽更威风些，

竟能止小儿的昼啼了。一个张辽还挡不住，何况我民竟看彼中之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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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个个皆比张辽还怕人呢。咳！要如此看来，有日洋兵到来，

收我土地，我国人定是噤不发声，举个顺民旗出降去了，哪肯和

他们抵死抗拒，誓不甘把我祖宗传下来的国土送与外人呢。咳！

这朝廷官府非但是一天捱一天的不肯用丝毫心力，打算为我民人

保全国土，竟是将我民人所托命的上地，和我民的财产，乐赠外

人，以为买好之计。已是无可望了。怎奈我民人一个个都尚在醉

梦之中，死到临头尚不醒悟，即那略晓时事的，也都不知道国家

若被外人灭了，我民人是万无幸免的。他却预备降服，想做外人

的奴隶。更有一班号称志士的，日日倡言爱国保种，到了中国将

亡的地步，却不曾实做些报国的事出来，非是怕官府见疑拿办，

便说是无人可以与谋。看来，救我中国的危难，非但于官府无望，

民人无望，连那志士也是靠不住了。”想到此，却自啐道：“咳！

我黄勃难道不是个男儿，必将这大责任、大事业专等他们做去吗？

只是我如今，学问尚是太浅，不如且去外洋游学一回，练成一个

智能兼全之士。回来为国家办起事来，那再造中国的大英雄，恐

怕便是我了。”

主意已定，便回到家中，悄悄地将他祖父分给他的银子三百

二十两拿出来，藏于一个皮包内，写了告别书一封，夹在怀内，

也不面辞父母，一径来到轮船码头，便将书信投在邮政箱内。恰

好前往上海的汽船，将要开船。连忙买了船票，便跳下船去，那

汽船便飞也似的开了。这里他的父母得信之后，不免一番烦恼，

但是他们的心，也有些被他儿子感动了，所以也由他去。

且说黄勃次日到了上海，便买了外国衣一套，改了装。打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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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日本的船次日开驶，便也买了船票。至次日八点钟，便由客栈

下船。十二点钟，只听得汽笛一吹，那船早已开了。刚刚行到吴

淞口时，忽听得隔舱娇音袅袅，似是女郎吟咏之声。听去却是东

语。少顷又听一女道：“你能用汉语读吗？”那女郎笑了一声，便

念道：“一声报道虎狼来，赫赫名邦一日摧。”黄勃听了，便吃了

一惊道：“也是外人打进来了，此言竞是道中国已经亡了。”又听

道：“异色旌旗分道出。”便想道：“不好了，这是各国兵来瓜分了。”

又听道：“同心羁绁望乡回。”此句不解何意。只听那女郞道：“若

此，或有救么？”那念的女郞又道：“不然，你且听下句来。三年

血肉空搏战，万里河山终劫灰；莫道闲人情易遣，重兴未睹恨难

恢。”那女子嗤的一声笑道：“果然无望。”黄勃此时心中不禁七上

八下的乱猜，思欲过去一问，怎奈未曾通问，不敢造次。忽又听

道：“茫茫龙陆尽烟霾，碧血漫空野积骸；蹈海仲连空抱恨，哭廷

胥子有余哀。”那女子道：“不知这是何人？”又念道：“千军壮气

城头沮，一片新旗海角来；却剩弹丸延帝裔，岂真屹立在天涯。”

黄勃听到此处，便认定句句是为中国而言。但其中所言，多

似后来亡后的话，何以便能预言在先。心中疑团莫解，不免踱出

舱来，向那女郎住的舱门口，摘帽欠身道：“二位女博士请了。”

那两个女子便放下书卷，立起回了礼，便道：“先生贵姓大名，尚

未领教。”黄勃道：“小生姓黄名勃，年少未字，乳名光华，系吴

人。只因敝国现今危亡之期已迫，特往贵国求些学问，将来或能

为国家干些事业。适才窃听清咏，好似句句切着敝国而言，但好

些都似是未来之语，小生着实狐疑，特来请教。敢问二位贵姓大

名？”那长些的女子便道：“妾姓中江，名大望。此系妹子，名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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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。适才所诵之诗，却是贵国的高人所作。舍妹去年三月，前往

贵国天台山漫游，山上遇见一位老人，年约六十余岁，童颜鹤发，

却是西洋的袋扮。舍妹与之为礼，蒙其请到洞院内饮茶。舍妹感

其殷勤，便与之同往。及到洞口，忽见一位奇古的老人，不像道

人，却是前明装束。头戴角巾，身披儒服。舍妹不胜诧异。那洋

服的老人便指道：‘此是家父。’舍妹便与为礼。那明服的老人询

及乡邦姓氏，也着实礼待，便同到花园子内大楼上饮茶，舍妹便

问他父子何以异服，且何不穿本朝的制服呢？那明服者道：‘老夫

祖上自明亡迄今，九世未曾剃发改服。当那鞑子入关时，老夫家

内为不肯剃发，被鞑子用非刑杀死者，计二十一人。先九世祖时

尚甚幼，当时有一塾师，与之同逃至此，即居住在此洞之中。后

来那塾师死去，遗言不可剃发，便将他的女儿配与先九世祖。后

来世世相传，皆记着先世一家门为头发之故，竟送了命，以故虽

死也再不肯把那狗尾子栽在头上。那小儿，他是自少出洋游学的。

先时走内地时，尚是装作道人，后来上了洋船，见得不便，遂将

头发断了，改装西服。他写信来寻老夫说：“这西洋的衣服，及世

界万国公用的，就是我明朝至今未亡，也应改制。因其适于卫生，

且甚便于行止动作也。儿并不是违背祖训，只是从天下之公而已。

若满洲之制，则儿有虽死弗从而己。”老夫见得有理，也就不问了。

至于老夫，年既衰朽，于外国的学问技术，未曾懂得一点，若是

也急急的改装易服，自思真是不配。所以让他领略过西国实学的，

独穿了西服。这便是父子异服，及老夫明装的原故。’当时舍妹听

他这一席话，着实起敬，不由得与他细淡起政治哲理来。那明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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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老人，却是博通中外，贯串古今。那两老又邀舍妹遍游各处胜

景，不意忽然下了一行春雨，一直落到天晚，愈下愈大起来。那

老者便留舍妹在山过宿，却派两个女侍童前来服侍。那洋服者又

着人请他孙女儿及学生三人前来，便同舍妹于洞院左边园中王汉

楼上住下。楼中铺设精致，其中罕见之物，言之不尽。那四位女

士，却是琴、棋、诗、画、天文、地舆、测算、兵法，无所不晓。

内中有一女子专好诵诗，口中便念着方才舍妹所念的那两首诗。

合妹听来不解，便问此诗何人所作？那女子便引到后楼藏书之处，

于千箱万卷中，手指一个竹箧子，笑道：‘此箧内，都是此种诗词，

恐柏你尽不懂呢？’说着，笑了一声。那时已经摆上酒肴饭菜，

便请舍妹用了。那四位女子，便同声歌唱什么《爱国歌》、《中国

大希望歌》，煞是好听。不多时，便皆安睡了。舍妹心中记挂着那

竹箧内的书，必欲一读。夜里只是睡不着，待那四位女子熟睡了，

便悄悄偷向那放竹箧处，将它慢慢的开起。其中有一本匣，面上

书曰《预言秘牍》，却封锁得极其坚固。舍妹见是此种书名，欲看

之心益切，不由得向四处找起匙子来，却哪里找得着？不得已，

用小刀子将那箱底钉的铁钉抽起，那底便脱下来。舍妹信手取来

一本，却是甲午年战败预言，题曰：《甲申年测记》。便偷将前后

略略翻看，却都实有其事。因其方颇长，不及详看，便往下再找，

更有什么《戊戌年变政预言》、《庚子年国难预言》，略看一二，也

都符合。但其中多记各处士子工商及各社会的情形，多是没有闻

见的。后来取出一本《甲辰年瓜分惨祸预言》。舍妹暗忖，若将此

书录回，与我国人看看，真是可当一宗奇谈，因此极力偷录起来。

及至天明快了，已经录完。后面却有诗四句云：‘漫著预言篇，书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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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涕泫然；民心如有意，人事可回天。’录完，将书还放在原处，

仍将箱底合上，更将铁钉钳入，却都无人知觉。次早已晴，便辞

了两老及众人，回到寓所，急急将这书译成东文。”

说完，因手举方才的书说道：“这卷便是，不知君可念过东文

没有？”黄勃道：“尚望女史借我那汉文的。”那笃济道：“汉文的

被我朋友借去。后来这朋友因心恶敝国一个官吏作事不合，便暗

暗剌他死了。过了几天，他却自已也用利剑自刎了。衣带上书云；

‘方今中国民人，尚在醉梦之中。瓜分之事，已迫近矣。中国亡，

日本亦必不保。吾不忍见全洲黄种尽为白人奴隶，故死。惟吾不

能尽我心力，以图补救，死有余辜。所以如此者，所以示中日之

人，以毋庸畏死而惜命耳。’所以此汉文的，不知失于何处。阁下

欲读此书，只今惟有东文的。”那黄勃道：“小生不识东文，尚望

女博士教我看去。”笃济女士道：“这却不难。敝国的文，原尽是

中文，惟其中参有假名。有人指点，倒是容易看的。”说罢，便将

书递与黄勃，一行一行的教他看去，那黄勃读来，却是忽而眼泪

涟涟，忽而心上忡忡，忽而发指皆裂，忽而色舞眉飞。两位女士，

看仙如此血诚，着实敬爱。后来黄勃便向女士借来，携往东京，

托一个能译东文书的朋友译出中文，庶或警醒全国。不意船到神

户上岸时，却与兄弟相遇，固便托兄弟泽了，此便是有此书的原

由。

一日，兄弟方欲开译此书，忽见两个日本女士慌慌张张的跑

来，对黄勃道：“先生，不好了。”吓得我们二人吃了一惊。正是：

得到奇书胜良友，传来警报感多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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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 传警报灾祸有先声  发誓词师生同患难 

却说轩辕正裔正在译书，忽见日本中江笃济和大望来到，喘

吁吁的对黄勃道：“不好了！近闻各国因贵园不能抵拒俄国，让俄

国独得厚利，将东三省占了。各国各因自卫起见，也须向贵国求

得同等利益，为匹力均势之计。今者各国各派专员前来北京合议，

但是各国公使，已得其本国政府之谕，向中国指索豁与之地。前

礼拜二，已会议一次，略将瓜分的地图，附以贴说，某省某省应

属某国某国，照会北京政府，速即预备派兵镇定民心，以免抵挡，

然后交豁。说是限六日回复，三个月实行。只留一二处为满洲人

并皇帝寄足之地。足下已闻否？”那黄勃听了此言，不觉哇的一

声，口吐鲜血，不由得仰身倒了。吓得正裔和笃济姊妹二人急忙

扶住。那大望便道：“现今此信未必确实，阁下何必如此。”

那黄勃两眼垂泪道：“好哥哥、好姊姊，快把刀来将我杀死了，

再来碎尸万段的斩了，尚是不能蔽我的罪。这中国是生我的父母，

是活我的恩人。他的土地，载着我十四年；生的百物，养着我这

么大。如今他亡了，我也不曾有丝毫报答他，我尚能算得一个人

么？”说着，顿足捶胸地大哭起来，又说道：“况且自我的首先始

祖而来，皆托生在此中国的地上。我祖宗、我父母、我兄弟姊妹，

连我自己的身，一丝一发，何莫非此中国养大的！我只道我死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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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尚千秋万岁的长在世间，不承望他被外国来分裂了，世界上便

无他的国名了。吓！老天！老天！何不把我黄勃雷击火烧，蛇吞

虎咬，水淹刀伤，油煎岩压的严严重罚，代我的中国受这场恶祸；

为何却把我的中国亡了！为何却把我中国亡了！”说着，又号啕大

哭。

正裔急得无法，只得慰道：”好兄弟，你且听我一言。我中国

养你这么大，他临危的时候，你应该和我想法去保他。若但这样

的痛哭伤感，倘或一时死了，便使中国少了一人保护，你岂不是

罪上加罪？依我说，尚是出去打听消息，一面与我国在此留学的

同胞商议，大家同回故国，好歹尽我们的心力，且去保他。若不

能保住，那时我和你同死未迟。难道我便舍得国家么？好兄弟，

我的心都碎了。你别误我时刻，与我打听去罢。”说着，已是泪如

雨下，那中江姊妹二人也不禁伤感。

黄勃听了，也恐耽误打听的时候，忙收了泪道：“如今我们当

往何处打听？”正裔道：“我们一处去找我们回回的，问他闻的如

何？”中江笃济忙道：“我记得那本《惨祸预言》内头一页，载云：

‘若有热心爱国的人，将我此书编成章回体小说，传布国中。或

且人人醒悟，尽照着书中那先时布置，转祸为福的各章，急急办

去，这中国或且可以死中复生。所以此书原名又叫做《醒魂夺命

散》。’著此书的人，既然是个先知之士，前此无不所言皆验。你

们照他的言编做小说，或是真能救活中国也未可知。依我说，编

译此书，真是片刻难缓。不如我姊妹且和黄君出去打听了，轩辕

君且赶速将那书编成小说，赶紧付印，这也是一宗报国之事。”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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勃听了，便推正裔道：“好哥哥，你快编去，我和两位打听去罢。

一礼拜不能成功，我就杀你呢！”说着，便拉中江姊妹跑了。后来

黄勃打听回来，说尚未有确信，因此二人只一面探听，一面急急

忙忙的将《惨祸预言》编辑起来，冀能救得中国，此是后话。

且说此时黄勃去后，这里正裔打开书一看，果然先载一引，

与笃济方才所说相符。及看此书的开端，却是两首诗。看了一看，

不觉吃了一惊。后来细细看去，却载着黄勃也在其内，竟将黄勃

得到此书以及等等行为，都说得毫厘不爽。心中着实惊讶，愈觉

得著此书之人，真有一片的苦心，如何便能如此设想。益信得此

书可以救国，便急急的译去了。只因眼前黄勃暨译者所行的事，

都被此书载了，所以莫辨何处是那人起笔之处。

却说那瓜分警报传到中国，便有些真正志士，急得似蚂蚁在

油锅上一般，成日里如狂如痴，东驰西走，呼号奔告，直至寝不

安席，食不甘味，苦苦的思量要抵抗外人。也有些平日会说大话

的，到了此时，好似狗子闻狮吼一般，早把尾巴子夹在屁股后，

连头也不敢仰一仰，只是坐以待毙了。

不意有个裔州地方，有一位士子，姓曾，名郡誉，字曰子兴。

先前也曾出洋，进过美国大学堂。毕业回华，后来被某官府聘为

学堂教习。只因官办的学堂，专意教人学作奴隶，那世界上人人

应知的公理，却不肯与学生谈及。所以郁郁不乐，销了差使，将

自己的家业卖了，以作经费，即往城外自立一所学堂，便名曰自

立学校。那学生额设一百二十人，已经办约二年有余。那日闻得

瓜分中国之信，那子兴立即大开演说之场，召集诸生，上堂听讲，

并且开了大门，招人入听。到了人集颇多，那子兴便上坛讲道：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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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兄弟今日得到警信，说是各国已经议定瓜分中国。现令德

兵已由胶州迁至烟台，英兵已向瓜州进发。为占领扬子江流域，

又云英国已派总督来华，管理领地，巳经到了香港。如此，法国

不日定必进兵两广。日本定必进兵福建。可伶我堂堂大国，将被

诸强脔割以尽。诸君试思，人有玩好之物，一旦见夺于人，尚且

不甘。况且如今我们的中国，自四千年以来，就是我们祖宗所藉

以托身安命长养子孙的土地，世世相传，流到我辈。虽是早被那

鞑子据了，但是那满人的聪明才智，是不及我们汉人的。他是野

蛮贱种，虽然一时得志，我们尚可再图恢复，如明太祖驱逐元人

之事，我们汉人必能做到。若是被那外洋白种人得了，他便四处

设立警察，日夜逻巡，监察我们，不许我们聚集谈话。你们想想，

不得聚集众人，尚能恢复得国么？况且更于一切要害之处，屯驻

精兵，将我地方建筑铁道，四通八达。不论何方有事，他几分钟

之间，便可集兵盈万，哪里与我民有个下手恢复的地方呢？那时

估量我们，已是无从反抗。更用灭种的手段，将我们全种灭了，

好将土地把他们国里人，滋育蕃息，快活受用。你道灭种是用何

法呢？他于大兵到来之日，先说我们是贱种，是野蛮，无智无才，

不能创造利器，训练甲兵；又不能大众同心，爱护国土；却只人

人专爱身家，不肯共谋有益大众之事。此种人，不能享福于地球

土，应当灭绝净尽，让他有智的受用。即便纵兵抢劫银钱，奸淫

妇女，践踏民人，焚毁村镇。那时加以土匪乘机发作，乱杀乱抢。

那不肖无耻、狗猪不如的汉人，或应他招募，做他兵卒，自杀我

本回的同胞。那官兵也是极意骚犹的，不用言了。列位试想，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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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的光景，耳中但闻民人乞命之声，目中但见骸骨纵横之惨。天

上火光，地下血赤，炮弹轰天，横飞纷射。眼巴巴看着骨肉惨遭

暴虐，妻孥横被摧残。逃难过山丘，不忍见祖宗暴骨。饥民方槁

饿，裂我肢体而生吞。斯时之景，其何堪也。或有幸而漏网者，

则彼必横侵暴敛，以困其生。居屋有税，人回有税，器具、禽畜

无不有税。畜一犬每年须纳钱一千；畜一牛则每年须缴洋十圆。

欲买衣服，须先有纳税之款，始得御寒。欲籴粜粮，须先有人公

之钱，始敢果腹。乃至死一人，则买棺有税；生一儿，则报名有

税，如有八口之家，每月如不能缴公二百数十圆，则不免囹圖矣。

此俄、德已行于旅顺、胶州者也。且一切大利所在，彼必尽行收

取，吾民皆不得过问。吾民有富者，则必收其财，而使之贫。有

贵者，则必抑为奴，而使之贱。凡上等之事，如读书、做官、经

商等，吾民皆不得为。所得为者，惟苦工之事耳。做工所能有几

何，而每月必须缴纳苛税，不免生汁日益艰难，那就渐渐的我们

人口一年减似一年了。又况他的人可以随意辱我、侮我、打我、

杀我。其为官者，皆不禁止，必须到得吾民尽绝，方始甘休。你

道可惨不可惨呢？看来，如今我们总不能逃出一死字了。但是与

其等我们被屠杀残暴而死，何如于今赶紧预备，集合我们大众，

与那来收我土地的极力一战。战而不胜，亦惟死耳，倒还为我祖

宗传下的地方留个名誉，给人家说此处人民是有志气的。况且我

们如果个个同心，前死后继，也未必定是不能保住地方的。若能

够势力日雄，或且建立不世的功业来，那我们的英名，岂不传到

五洲万国去么？即使失败而死，亦死得轰轰烈烈的。大凡天地间

最苦的莫如死，但是均须一死。便须想死时快活的方法。假如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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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于起义救国时而死，心中必觉得正气冲霄，光芒万丈，哪里更

觉得苦。假如是悠悠忽忽，苟求幸免，待到那洋弹贯胸，匪刀加

颈，那时方且自侮不曾及时出些心九，与大众共襄义举，如今竟

是不免一死，却又为人唾骂的，那心中真是又侮、又惧、又愧、

又伤，这不是死得更苦么？兄弟如今敬问诸君同胞：是待外人来

杀，待土匪来杀呢？还是做个有气义、有英风的男儿而死呢？”

登时那听者齐声道：“我们皆愿做个有义气的男儿而死。曾先

生你道今须如何布置呢？”那子兴未及答言，但听哄的一声，那

一百二十个学生，尽举手一跃道：“我等皆愿立义勇队赴战，为国

家效死，愿先生做这领袖。那洋兵今日到来，裁们便今日与他决

死。他明日到来，便明日与他决死。他半夜三更来，我们便半夜

三更与他决死。”那先生道：“我是情愿的，好歹我们师生同盟网

拼一死，休作那无志无气的人，死了也好见我们神圣祖宗黄帝、

尧舜、禹汤、文武于地下了。”众学生齐声鼓掌，口中共高声叫道：

“为国死呵！为国死呵！男儿呵！男儿呵！男儿为国死呵！”那过

路的人来听者中有数人道：“我们都是男儿，年纪且是大些，难道

反不如小孩子么？我们也回去说给大家听听，也去起义兵来如

何？”于是大家叫道：“我们！我们报国！报国！起义兵报国去也。”

哄的一声，大家冲出门去了。于是街上三三五五，一群一阵的摩

拳擦掌，口口声声只说洋人来了，预备打仗罢。也有跑到乡下转

报的，也有取出枪炮刀矛来磨洗的。有二三处已有团练，因此也

便重新整顿。后来与英兵累次大战，互有杀伤。洋兵见彼等一片

血诚，甘心殉死，甚是叹服。虽然这土炮不曾争得回来，却与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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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亡的不同，倒留个赫赫盛名流传后世，此是后话。

且说那曾子兴同学生一百二十人，见听众感动，当众人出门

去的财候，便喝彩拍掌，以示亲爱。子兴看那听众去尽，却复上

坛对诸生道：“诸位好兄弟，既是同心为国效死，固是可嘉。但义

勇队不是空言立得，如今立一册子，大家须亲笔签名方可。”一个

学生便向帐房取了一本簿子来，大家便公举曾先生做总理兼教习。

子兴即将自己姓名签了。诸生便欲向前题名，那子兴道：“这名是

不可轻易签的。今日签了名，便是入了死籍，一旦有事，便出去

打仗。倘若有人临阵脱逃，我们自家便派个人去杀死他。诸君，

须自信临时不至怕死，又不至被家人绊住，方可入队。不然，恐

有后梅。”那学生大叫道：“我们是不怕死的，我家是不能压制我

的。”子兴道：“但是如此，你们这些年纪太小的，只可另编一预

备队。待我们稍长的先去打仗。打胜不用言了；若败了，你们小

的再来继我一死未迟。”那一班小些的同声叫道：“我们年纪虽小，

舍死报国总是能的，为何不给我入队？我们年少，举动比你们更

捷些，我们还要占头阵呢！”子兴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也有些太小的，

他们连枪都举不起来，不如免了。”诸学生同声道：“是。”

于是依次签名，十三岁以上者，皆得人籍，计共八十四人。

其余三十六个小孩，却另用一册。也都签了名。子兴道：“你们忒

小了，如令我且让你签名，作为后备，那战时你们却不须出阵。”

只见那一班小孩哭道：“我们在家里也是死，不如让我们各做爱国

的人，死了也死得好看些。”全堂学生不禁同声伤感起来。那子兴

却用手巾拭了眼泪道：“好兄弟，我们好男儿只是死了，何必过作

唏嘘。如今当以商量大事为要。”诸人也止住了哭，静听子兴说道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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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们现在也无器械，也无军火，连那军饷粮食一应无有。就是

有了人，也不过一百多人。刚才来听的那些人，他们虽已经激动，

却是靠不住的。一时他气过了，却仍是坐着空望幸免的，这全仗

着我们去组合他。不但这班人，即那秘密匪党，也都要运动他。

如果我们人多了，那就可得势些。一面更要运动绅富，捐出钱来，

预备粮食军火，这须是四出演说，激起人心，然后立起义勇队来。

这边官府就是压制，我们人多了，却有何怕？且我们是保卫地方，

设立团练，他们却有何说？即不然，我们演说时被他找去杀了，

我们前仆后继的，仗着上贯天日的真诚，那怕则个？如今你们演

说尚未熟，说去未能动人。那演说之道，须是善察听官的颜色。

觉得这句话他们不以为然，我便用言解去；觉得这句话他们激动

了些，我便火上加油，逼紧了来；觉得他们误会了，将要轻举妄

动，我便解释一番；觉得他们实心实意的信从了，我便立时代他

合起团体来，更复代他布划计策，要他办去。总之，这抑扬轻重，

增减变化，是第一要紧的。如今限一个礼拜肉，你们每日练习演

说二点钟，练习熟了，然后分往各乡开演。更有要紧的一样，我

试问你们，若是人集多了，也有军火粮饷了，那些骤合之众，非

但不知阵法，并那放枪之法也都不知，却有何用？如今我们须要

天天夜里演说，上午习操，到了人集多了，方能分头教演阵法。

一切临战攻击，与那全军分合进退守险设伏种种步法、手法、口

号，都要练得纯熟，方有用处。如今我便去运动绅富，仗我三寸

不烂之舌，说他捐出资财来办团练。你们这里紧紧的商议，即着

高等班学长姜一心订定课程。那兵操，仍是天天我来教练。只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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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堂功课仍是不可尽废。我们中国存着一日，我们仍尽着一日义

务，这考究普通学门也是要紧的。如今已将上半天全加入兵操功

课，下半天仍是要照常上课的。我便知照临院和各教员，把课表

改了。你们稍有空暇，还要写信寄与各处朋友，告以大祸将临，

教他速速预备去。那地图，更要每人早早预备一张。研究研究。

我们虽是拼却一死，也须有些把握，有些布置。我是早把此身舍

给你们的，你们一日生着，我便尽心尽力，为你们打算一切。你

们一日死，我便同死罢了。”只听诸生齐声叫道：“咱们同死罢！”

正闹着，忽见两个公差来了。正是：

外患方殷，内难又起。 

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 恶官吏丧心禁演说  贤缙绅仗义助资财 

却说曾子兴方与诸生发誓同死国难，忽然来两个公差，手提

一张告示，向讲堂对面白墙上贴了。子兴等上前看时，只见写道：

“商州县正堂石示：照得本县前闻，邑中素有无知不法之徒，

欺盛世刑政宽简，乃敢造作妖言，假托爱国保种，煽动闾阁，殊

属胆玩已极。兹闻又有自立学堂内曾群誉等，集众演说，散布浮

言，以致民心被惑，举国若狂，真是目无法纪。本应立拘到案，

严刑重惩，以警将来。姑念曾群誉等，尚属可以化悔，不忍不教

而诛，为此示禁。该学堂内外人等知悉，自示之后，尔等须知我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